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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兰·威廉姆斯的演讲正讲到⼀半的时候，他发现前排有个
⼩⼦睡着了。

这家伙甚⾄睡得毫不掩饰。他叉着胳膊叠着腿，脑袋越仰越
后，尽管乍看上去他只是坐姿懒散，但很明显已经睡得不省
⼈事了。

瑞兰按捺住⼼⾥对公司腾起的怨⽓，憋回⼀⼝叹息，继续他
的演讲。要说起“超现实摄影”的话，瑞兰是弥尔顿公司当之
⽆愧的第⼀⼈，因此他理所当然也是对外宣传公司“清绘”软
件的最佳⼈选。不过，他可没怎么感到光荣。他之所以想成
为艺术家，还找了份能够独⾃躲⼀边⼉安安静静⼯作的活
⼉，可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但他的合同上说了，要是他⼀年参加两场会议的话，就能得
到⼀笔不⼩的年终奖⾦。再想想斯嘉丽在康复中⼼要花的
钱……

瑞兰低头看着他的讲稿，皱起了眉头。到此刻为⽌，他觉得
⾃⼰表现得还⾏，没有对观众摆脸⾊，但⼈的忍耐是有底线
的，这次他是真的懒得粉饰⾃⼰的臭脸了。虽说他讨厌做这
种演讲，但⼈们⾄少会提起兴趣听⼀听，⽽且这还是他⾃⼰
的作品呢，观众通常会更买账的。

如果他设计出来的东⻄是坨屎，那不需要他⼈开⼝，他本⼈
第⼀个就能意识到。可他知道⾃⼰艺术作品的魅⼒。他知道
⾃⼰有才到爆表，他也知道⼈们对他的天赋是怎样欣赏赞



叹，所以居然会有⼈在他的演讲当中睡、着、了——这简直是
天下奇闻。

瑞兰⽆意识地⼜瞟了⼀眼那⼩⼦。他动了动，晒⿊了的颀⻓
脖颈伸得⼏乎和天花板平⾏了，粉嫩的⼤嘴微微张着。如果
世上真有神灵，那它⼀定是看瑞兰很不爽才成⼼让他受这种
煎熬。

他按了⼀下遥控器，换了⼀⻚演示⽂稿，想把那⼩⻤从脑袋
⾥甩出去。

很不幸，想要⽆视他简直是不可能。瑞兰尽⼒了，真的。但
是⾃从他留意到了有⼈在打盹，他的眼神就控制不住⽼是往
那边飘。他脑中⼀直有个⼩⼈在歇斯底⾥地冲他喊，说他的
演讲⽆聊透顶，现在这⼩⼈喊得更嚣张了。之前他都⽆视了
这批评的声⾳，但现在不⾏了，很明显他已经送了⾄少⼀位
听众沉沉进⼊梦乡。他还注意到有好⼏个⼈在偷偷看表。真
是多谢那个讨厌他的神灵啊，偏得将瑞兰排到今天最后⼀个
演讲。那些⼈可能更想去吃点⾃助，喝点酒，然后奔向海
滩。当然，他们可能会随⼼所欲排列组合这三件事的顺序，
只要能做就成。

瑞兰讨厌这世界。他希望这些⼈全都吃坏肚⼦。

他开始了问答环节，得到了⼏个意料之中的回应（有⼈只是
想再看看某⼏⻚的演示⽂稿），接着他耐⼼地告诉每个⼈，
如果他们想要了解更多资讯，可以去展厅⾥弥尔顿公司的展
位进⾏咨询。

“感谢⼤家听完我的介绍，希望之后能在展厅⻅到各位。”瑞



兰就是不擅⻓公共演讲了，怎么着？他还想要“感谢”那些没
有睡着的⼈呢，⾄少他没有真的说出⼝来。

瑞兰抽抽⿐⼦，他⼀边收拾东⻄，⼀边承认⾃⼰永远也说不
出这种明嘲暗讽的话来。他很不擅⻓怼⼈。遇到这种场⾯的
话，他⼀般就默默离开，转头去和吉娜吐槽。他和吉娜是在
⼤学的舞蹈课上认识的。打那时起，吉娜就成了他的树洞，
任由⽣⽓的瑞兰脸红嘴拙地冲她发牢骚。

瑞兰背起他那出⻔必背的邮差包往⻔⼝⾛去，⾛到半路发现
那⼩⼦还在睡，⼈们纷纷扰扰从他身边⾛过也丝毫没有打搅
他的美梦。瑞兰的脚步顿了⼀下，想着要不要把他叫醒，最
后决定就让他待在那⾥吧。如果这世上还有公平正义的话，
就让这孩⼦⼀觉睡到晚餐后，休想享受这⼤好天⽓。

瑞兰觉得他应该去展厅会会同事，或者发个短信问问达芙妮
她在哪⼉吃晚餐，但他真的不想再和任何⼈说话了。他⾃⼰
⼀⼈去了⾃助餐厅。

他四下环顾了⼀下，没有⼈在看他，于是他端着餐盘偷偷溜
到阳台，靠在护墙上。瑞兰住的是⼀所度假酒店，阳台墙外
便是⼀整⽚海滩。根据他⼏天来的观察，再有两个⼩时，太
阳就会⻄沉，将整个海⾯映得⼀⽚⾦灿灿，令他忍不住想将
这绚烂的颜⾊绘于纸上。他不得不承认这⾥的景⾊确实很
美，要是没有这熙熙攘攘的⼈潮会更美。

瑞兰的夏威夷之旅并不算美好。他打⼀开始就不想来这⼉，
但他的⽼板坚持要他来。要他⾃⼰选的话，他还是想参加巴
尔的摩附近的展会。吉娜觉得他很幸运——“瑞兰，⼀次免费
的夏威夷旅⾏啊！”但对他⽽⾔，夏威夷没有什么好的。⼜



热，⼜多沙，挤满了度蜜⽉的新婚伴侣和其他甜蜜蜜的情
侣，就算是最炙热的酷暑也阻挡不了他们的热情。

瑞兰和乔纳森分⼿已经⼀年多了，早就被“甜蜜情侣”除名
了，更何况他和乔纳森共度的最后时光也算不上甜蜜。“你
怎么就是不愿意让我带你出去？我还想和别⼈炫耀⼀下我性
感的男朋友呢！”乔纳森⽓得直噘嘴。他们第⼀次⻅⾯的时
候，他似乎是被瑞兰的沉默寡⾔吸引了，但是到最后，瑞兰
觉得吸引乔纳森的⼤概只是他的⼀张帅脸，⽽不是他那拙劣
的社交技巧。他们分道扬镳了，画⾯⾮常难看。

⾄少这个度假酒店的⻝物还不错。他愤愤地⼤⼒戳着⼀⽚菠
萝，看着海浪翻滚。

屁股有些麻了，于是他寻思着是不是该回去休息⼀会⼉。这
时候两个冲浪⼿跑上海滩，腋下夹着⻓⻓的冲浪板。瑞兰把
盘⼦放在身旁的护墙上，等着看这些念⼤学的⼩屁孩⼉出
糗。要是连这点乐趣都没有，他还是当回他的⽼头⼦吧：回
房，睡觉，早起，然后给⾃⼰选块墓地。

两个分别穿着红短裤和蓝短裤的⼈跃进海浪。蓝短裤体格更
健壮，但在滑板上就有点不得⼿；红短裤⻓胳膊⻓腿，好像
脖⼦以下全是腿，但他的动作看上去倒是⾮常流畅⾃然。他
俩趴在冲浪板上，划着⽔滑远了，瑞兰看不到他们。

⼀阵碎浪袭来，蓝裤衩唰地起身，晃悠了⼀下，张开双臂稳
住了身体，成功⽴于浪头。他任由海浪将他带回岸边，速度
越来越快。他发出⼀声快活的呐喊，声⾳回荡在海滩上。

接着他的板⼦⼜晃动起来，前端都没⼊了⽔中。下⼀秒蓝裤



衩翻了个跟⽃，摔得四仰⼋叉，他要是真能稳住，没准都能
上奥运会了。

瑞兰没有移开视线，想确认他真的能爬起来。结果他还真做
到了。他像只狗⼀样抖抖⽔，⼜向海浪发起了挑战。瑞兰笑
了起来，给这位杂技演员打了个8.5分，⽬光转向另⼀个冲
浪⼿。

四五个中型海浪扑来，红裤衩在冲浪板上站起来，压低了重
⼼。他的动作⽐另⼀个⼈流畅多了，充满了⾃信，就好像他
每天都穿梭在海浪间⼀样。没准他是个当地⼈，毕竟他有着
夏威夷特产的⼩⻨⾊⽪肤。

他也的确有着夏威夷特产的冲浪⽔平。接下来这个浪花是瑞
兰这半个⼩时来看到的最⼤的，⾜⾜有⼗五英尺note，甚⾄
更⾼。红裤衩⽴于浪尖，⼀路“Z”字形向海边冲来，⼿垂在
身体两侧，就好像他不需要费⼼来保持平衡⼀样。阳光熠熠
反射在他湿漉漉的精瘦身体上，他的腰身细窄修⻓，和游泳
运动员的身材相仿。瑞兰⼀直很喜欢这种身材，⼤概是因为
跟他⾃⼰壮实的体型形成了鲜明的对⽐吧。

⾃打那个蠢⼩⼦在他演讲时睡着，张着⼩嘴⽆声勾引着他以
来，瑞兰就⼀直欲⽕中烧，但和现在相⽐根本⽆⾜挂⻮。现
在他的欲⽕都叫嚣着要烧红⼀整⽚海滩了。这就很尴尬了，
因为他身处夏威夷，周围没有⼀个认识的⼈，他⼜做不到随
便找个⼈来⼀发拯救他可悲的⼈⽣。

红短裤⼀路驾浪来到海边，然后兴⾼采烈地跳下来。“玩⼉
蛋去吧！哈鲁！我终于找到⼀项⽐你更擅⻓的运动了。”



蓝短裤——也就是哈鲁——站在板上做了⼀个粗鲁的⼿势。⾄少
瑞兰觉得那是个粗鲁的⼿势；从他的⻆度看去阳光有点刺
眼，他看不太清楚。“你才玩⼉蛋去吧！”

真可爱。

红短裤屁股朝上趴在板上，哈鲁继续说道：“没准是因为你
教得烂！”

瑞兰喷笑⼀声，拉开包拿出素描本，本⼦上别着钢笔和铅
笔。这⼏样也是瑞兰出⻔离不了的东⻄。

他就这么看着红裤衩和哈鲁玩了差不多有⼀个⼩时，期间再
没发⽣什么⼤事故。他随意地涂鸦，没画出什么完整的东⻄
来，但⼤海已经要退潮了，落⽇⻄沉，瑞兰看不清海⾯，也
看不清纸⾯。他站起来，抖抖短裤上、脚上、⼿上、⼿肘上
的沙，总之距离海滩仅⼀英尺之遥，他全身上下就没⼏处能
幸免。他斜挎好包，收拾起盘⼦拿回餐厅⾥。

⾃助餐厅已经打烊了，瑞兰把盘⼦放在厨房⻔边的⼿推⻋
上，偷偷溜⾛了。根据周围的热闹程度判断，⼤多数参会的
⼈都选择在泳池酒吧度过最后⼀个公款吃喝的夜晚，⼋成是
打算故意喝醉好约上⼀炮。

瑞兰作了下⼼理⽃争：要不就喝⼀杯吧。他可以喝完就⾛。
也许有了这点⼩酒，晚上还能睡得更⾹呢。

他挤过⼀⼤群⼈往吧台⾛去。刚刚的那个冲浪⼿哈鲁也在⼈
群⾥，他在瑞兰挤过去的时候从头到脚打量了他⼀遍。瑞兰
向被团团围住的酒保亮了亮⾃⼰的参会⼿牌。“来些你们这



⼉年份最久的威⼠忌，两指深就够了。”

这位夏威夷的酒保姑娘朝他投以甜甜⼀笑，将头发挽到⽿
后。“⻢上就好。”

她⼀定是看上瑞兰了，因为尽管四周顾客这么多，她还是⽴
⻢端来了他的酒。瑞兰喝完酒，留下⼏美元作为⼩费。他今
天“与⼈相处”的能量条已经耗完了，现在他只想回到他的房
间，收拾⼀下东⻄。

电梯前居然不需要排队。瑞兰⼀拳打在他那层的按钮，靠着
电梯的镜⼦内壁，看着⻔缓缓合上。

“等⼀下！别关电梯！”⼀只晒⿊的⻓胳膊伸了进来，拦住了
要合上的⻔。接着那⼈迈了进来：刺猬⼀样的棕⾊头发，红
短裤，与之相配的红沙滩鞋。他从头到脚都是湿哒哒的。

好了，现在更加可以证明神灵是真的讨厌瑞兰·威廉姆斯：
红短裤男孩，这位在过去⼀⼩时⾥被他视奸的冲浪者，不是
别⼈，正是那个瞌睡的⼩⼦。他看上去年轻得还没到可以在
酒店开房，更不⽤说参加平⾯设计⼤会了，但他的短裤上倒
是别着⼀枚参会证，上⾯印着“⽶勒·J”，有⼏个字已经因为
沾到⽔晕开了。⾄少他没有蠢到在⼤海⾥冲浪的时候还戴着
它。

更糟的是，他的脸蛋和他的身材简直不能更搭：性感的棕眼
睛，浓密的眼睫⽑，⼩巧的⿐⼦，那宽宽的双唇像是要凝成
⼀个坏笑。他甚⾄还有着不多不少刚刚好的胸⽑。

瑞兰暗暗咬紧⽛，不明⽩为什么全宇宙都跟他过不去。



“谢了，”那⼩⻤不好意思地说，“真不敢相信我居然忘带⽑
⼱了。”

因为你是傻⽠⼀个，瑞兰⼼⾥吐槽，这还⽤得着废话？好极
了。瑞兰整整⼀年来第⼀次对别⼈动⼼，⽽那个⼈⼋成没有
脑⼦。

看瑞兰半天没有回应，那孩⼦把重⼼从⼀只脚换到另⼀只
脚，接着凑过来按下了他那要去的那层的按钮。他温暖濡湿
的胸膛（连同那湿哒哒的胸⽑）擦过瑞兰裸露的⼿臂。

电梯⻔再⼀次合上，电梯厢缓缓启动。

两分钟就好，瑞兰告诉⾃⼰，两分钟后他就能从这⾥出去
了。也许他会在收拾⾏李之前先洗个澡，顺便撸上⼀发。两
分钟之后他就能⼀个⼈独处了。⼀切如常。

灯闪了闪，电梯就这么摇摇晃晃地停住了。

我嘞个⼤操。好得很。瑞兰弯腰按下求助按钮，⼏秒之后⼀
个快活的应答声响起：“哈喽！从我们系统上看，你们现在
动不了了，对吧？”

瑞兰哼了⼀声。

“对呀，但我们这⾥灯还是亮着的。”⽶勒没礼貌地抢话说。

“好，好。你们那有⼏个⼈？”

“俩。”⽶勒很明显已经把⾃⼰提拔为发⾔⼈。



“有我们需要多加留意的健康问题吗？”

⽶勒扭头看向瑞兰，挑起⼀边眉⽑。瑞兰摇了摇头。

“没有。”⽶勒回答道。

“好极了。听着，我们现在遇到了点技术问题，⼤概得过⼀
阵⼦才能修好电梯。”那个声⾳中带上了歉意。“⾄少再过半
⼩时吧。”

“操。”瑞兰⼩声骂了⼀句。

⽶勒⼜⼀次挑起那半边眉⽑。瑞兰抿住嘴唇，算是回应。

“所以你们最好开开⼼⼼打发下时间啦。我们⼀有进展就会
告诉你们。”

接着快活的技术⼈员挂断了，留下瑞兰独⾃⾯对⽶勒。

⽶勒甩了甩胳膊，⼜“咔嚓咔嚓”掰了掰指头，朝瑞兰伸出⼀
只⼿。“嗯，我是⽶勒。很⾼兴⻅到你。”

瑞兰盯着那只⼿，发出⼀声不确定的轻哼。他最不想做的就
是跟这家伙说话。他今天已经饱受折磨了，⼀点也不想在接
下来三⼗分钟都和⽶勒傻不拉⼏地瞎聊，尤其是此时他的身
体还要对着⽶勒蠢蠢欲动。这该死的性冲动！

⽶勒怨念地把⼿缩回去——准确来说是甩回去。

瑞兰对着电梯按钮怒⽬⽽视。是它们不争⽓。



“⽼兄，你放松⼀点。我们会出去的。”说得就像瑞兰不知道
似的。“有⼀次在斯坦福，我在电梯⾥被困了三个⼩时。我
都快⽆聊死了，但这不也熬过来了吗。”

瑞兰看向他。⽶勒朝他粲然⼀笑。

更糟了。还⽤想吗？⽶勒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有钱⼩孩⼉，
⼤概是⾃⼰掏钱来的。这也就解释得通为什么他这个年纪的
⼩孩⼉都能出现在专业会议上。

“所以你不打算⾃我介绍⼀下吗？”⽶勒笑容璀璨，还有点挑
逗。“要是你不介绍的话，我就只能继续按我的想法来喽。
我要叫你‘漂亮眼睛’。它们迷死⼈了，真的是天⽣的吗？”

瑞兰遗传了他⽗亲明亮的蓝眼睛。他没有笑回去。

他们就这么相顾⽆⾔地站了⼀会⼉。“⽼兄，你脾⽓可真
臭。”⽶勒声⾳⼩得⼏乎像是⾃⾔⾃语。

瑞兰还是不说话，他好恼⽕。这个家伙还好意思问他的名
字？瑞兰讲话的时候他就在下⾯，居然不知道发⾔者的名
字？看来瑞兰不仅是个⽆聊的⼈，他还没有存在感。“要是
你今天开会没睡着的话，你就会知道我的名字了。”这些话
就这么脱⼝⽽出，瑞兰尴尬得咬紧了⽛。

⽶勒睁⼤了双眼。“噢天！那是你？⽼兄，我真抱歉！我今
天是有⼀场讲座睡着了，没想到会和主讲⼈被困在同⼀部电
梯⾥，我这是⾛了什么运呐。”他看起来有点惭愧，但不算
⾮常尴尬。“早上的事真的很抱歉！不是你的错！我其实不
是搞艺术的。我是个程序员。今早我⼋成是进错了房间。”



妙，真是妙。这份羞辱还买⼀送⼀了。

“我睡着前看到了⼀幅设计，那幅好像还挺好看的？”

瑞兰更加狠命地盯着电梯按钮看。⽼天啊，他是造了什么孽
才得经受这些？他这⼀天算不上舒⼼，但好⽍还没像现在这
般让⼈难受。沙滩上的性感男孩和这个羞辱了他⼀整天的家
伙是同⼀个⼈？这⽇⼦没法过了。

“好吧，我不太懂艺术。”⽶勒⼩声道，听上去有些泄⽓。
“你到底要不要搭理我呀？还是说你打算就这么⼀直盯着按
钮看？我们要在这个⼤壳⼦⾥待三⼗分钟呢。没⼈和我说
话，这⼉⼜没有⽹络，我得告诉你，这对我来说⽆聊透
啦。”

⽶勒不是那种喜欢安静的⼈，这点瑞兰倒是⼀点都不惊讶。
⽶勒⼀看就是那种喜欢聒噪个不停的⼈。

“你不爱说话，是吧。”⽶勒叹了⼝⽓，坐在地板上。

瑞兰扫了他⼀眼。⽶勒正靠着电梯墙，前臂搭在膝盖上，头
向后仰，喉咙的曲线⼀览⽆余。瑞兰发现⽶勒就快要对上他
的视线了，赶紧扭回去看电梯按钮。

时间在寂静中流逝。⽶勒清清喉咙。“好吧，有什么让你不
喜欢我的特殊原因吗？”

瑞兰不可置信地看向这个陌⽣⼈。“你在我的演讲上睡着，
还说我的作品只是‘挺好看’，我还要找其他‘特殊原因’？”

“你⽤‘那种’语调讲话的话……听着，我说了我很抱歉。⽽且



我也告诉你了，我对艺术⼀窍不通。”

“这点倒是⽆需你多⾔。”瑞兰嗤笑⼀声。

⽶勒眯起双眼。“嘿，我可是想要表现得友好点，好打发⼀
下时间呢。你⼤可不必⼀副臭脸。”

“我才没有⼀副臭脸。”

“你没有，你当然没有了，你只不过是凶我，还瞪我，哪怕
我都这么笑脸盈盈了。⽼兄，你得放轻松点。你可是在夏威
夷！这⼉可是个⽆上天堂。”

瑞兰的怒⽓⼜被勾起来了。他讨厌别⼈让他“放轻松点”，就
好像深思熟虑是件坏事。“你⼜烦⼜⼋卦。为什么和你被困
在⼀起就⼀定要和你说话？”

“因为这叫做礼貌。⽼天爷啊，你是不是靠着那张脸才活到
今天的啊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你⼜⾼⼤，肤⾊⼜好看，再加上下巴那些胡茬，简
直完美好吗？结果你却是个混蛋。我就想知道你怎么会⼀点
礼仪也没学过。”

瑞兰的脸窜红了。啊！这个⼩⻤真让⼈⽕⼤。为什么他总是
得经历这种事？他真是服了⾃⼰这天赋：遇上个有好感的男
⼈，结果对⽅总是认为瑞兰身上唯⼀值钱的只有⼀张好看的
⽪囊。



⽽且他也学过礼仪的好吧，他只是觉得根本没必要对这种势
利⼜粗鲁的富⼆代以礼相待。“我不想聊天⼜不能说明——”

“那我进电梯的时候，是谁在⽤⼑⼦⼀样的眼神剜我？可别
不承认啊。你有什么好不爽的？是，我是睡着了，但是拜
托，会议演讲上常有这种事⼉。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当真。”

瑞兰握起拳。他不能被这么个⼩⻤牵着⿐⼦⾛，然后……然后
管他打的什么⻤主意呢，反正瑞兰就是不能任由他摆布。
“你才认识我不过三⼗秒，没资格对我的⽣活指⼿画脚。”

⽶勒的视线转向天花板，微微摇了摇头。“管你呢。”他⼩声
地说，声⾳却⼜刚好能让瑞兰听⻅。“不就裤衩那么丁点⼉
⼤的破事，犯得着⽣⽓嘛。”

我——操。瑞兰觉得⾃⼰的脸烧了起来。他靠在电梯壁上，双
脚张开与肩同宽。他今天已经被羞辱够了，不需要再让这个
傻⼩⼦看到他半勃起来的下半身。就凭瑞兰的衰劲，这家伙
肯定恐同，最后他们就会互相拳脚招呼。到那个时候，瑞兰
就不是被关在电梯⾥⼀整宿，⽽是要和那⼈⼀起被关在⼤牢
⾥，永⽆出去的机会了。

我嘞个去，真的假的？都这么想了，他的⽼⼆还是不肯消停
会？

“救命，你怎么幼稚得跟个⼩孩⼉似的？”瑞兰还没来得及多
想，这句话就脱⼝⽽出。某种程度上他倒也没说错：⽶勒绝
对是在故意撩他，好让他犯下猥亵未成年罪。但这些⼜怎么
解释呢：⽶勒那宽厚的肩膀，他下颌的弧线，他那瘫在地上
膝盖⼤张的⾃信潇洒的坐姿，这些地⽅没有⼀处像是未成



年。

“我谢谢您哦，”⽶勒回呛道，⼜⼀次眯起眼来，“但您才是
那个连聊个天都不愿意赏脸的混蛋，连尊姓⼤名都不愿意告
知我的混蛋。如果您肯开开⾦⼝，说不定时间就打发过去了
呢。”

但他脸上升起的红晕却告诉瑞兰，瑞兰击到他的痛点了。
“别扯开话题。你多⼤了？”瑞兰问。他草草打量了⽶勒⼀
番，努⼒让⾃⼰⽬光流露出的是挑剔，⽽不是欣赏。“⼆
⼗？你⼤概都不是为了参加会议来这⾥的。怎么，你⽼板跟
你说只要你答应他⼀个‘条件’，他就带你来夏威夷？”

热⾎唰地涌上那⼩⼦的脸，他的眼睛却亮亮的，像是找到了
反击的点。“嗯，说不准呢，”他声⾳粗粗地说，“你嫉妒
了？”他从上到下扫视着瑞兰，⽬光在他的胯部流连。

操。

⽶勒凑过来，丰润的嘴唇扬起坏笑。“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
哈，你好像有点⼉拘谨哦。怎么啦？是不是没⼈能忍受和你
闷在同⼀个房间⾥，所以没⼈来含你的⽼⼆？”

这句话令瑞兰的理智“咔嚓”⼀声断了，他反唇相讥道：“如
果你那么⽆聊的话，不如你来？反正你困在这⾥也没事
⼲。”

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些话就这么从他嘴⾥蹦了出来。要是在其
他情况下，他⼤概会被吓死。

眼下的特殊情况包括：⽶勒惊得张⼝结⾆地盯着他看了半



秒，接着调整了下⾃⼰腿的姿势，就好像……好像他突然觉得
“不舒服”了，⽽且还不是因为瑞兰表现得像个混蛋⽽不舒
服。

⽶勒舔舔嘴唇，瑞兰突然觉得⼝⼲。“我才不含你的⽼⼆
呢，除⾮你把名字告诉我。”

我嘞个去。他刚刚听到了什么？瑞兰艰难地吞了下⼝⽔，对
上⽶勒的视线，⽶勒却移开了眼。他跪坐起身，这动作压到
了他的短裤边，短裤被拽得滑⾄胯间，光洁如瓷的雪⽩肌肤
就这么露了出来，中间⼀道浓密的体⽑向下探去。“我叫瑞
兰。”

“瑞兰，”⽶勒重复着，“我本应该说很⾼兴认识你，但是我
们俩都知道这句话绝对是骗⼈的。”

“闭嘴。”

“唔。”⽶勒扬起“我就知道”的坏笑，⼿伸向瑞兰的裤裆。
“让我们来看看这⼉有没有什么能让我封住嘴的东⻄。”

接着他把瑞兰短裤⾥的那话⼉掏了出来。噢⽼天，瑞兰已经
硬了好久了，那修⻓的⼿指⼀触碰到他的⽼⼆，他就感觉⾃
⼰快要射了。

⽶勒的呼吸声好重，瑞兰能感觉到拂在他⽼⼆上的⽓息。
“好，很好。”⽶勒有点含糊不清地说，他握着瑞兰⽼⼆根部
的⼿收紧了⼀些，轻缓地撸动了⼀把，⽤拇指抹了抹顶端溢
出来的液体。“很好，你尽管骂，但我可要好好疼爱你了。”

瑞兰⽆需费⼼去想回答，因为⽶勒已经张开了嘴。从此时此



刻开始，语⾔已经没什么意义。瑞兰左⼿紧紧抓住电梯扶
⼿，另⼀只⼿按在⽶勒的后颈把他压过来，想让他赶快含住
⾃⼰的屌。这很没礼貌，但是去他娘的礼貌，反正⽶勒已经
认定他没礼貌了，⽽且他也没有对瑞兰的粗鲁表示反感。他
只是抬眼对上了瑞兰的视线，随着瑞兰开始⼀前⼀后操他的
嘴，他扑扇着睫⽑，闭上了眼。

“天呐。”瑞兰呻吟出声，松开那只按在⽶勒后颈的⼿，好⽤
拇指摩挲⽶勒的下唇。⽶勒的⼝腔满⾜了瑞兰在会议室⾥拼
命按压住的所有旖旎的想象：柔软、湿润、⽕热。以及，紧
致。瑞兰平时尽量不说有些⼈的嘴天⽣就适合⼲这活⼉，但
如果那⼈是⽶勒的话……“操，”⽶勒的⽛嗑到他⽼⼆的顶端，
“⼩⼼你的⽛。”

⽶勒吐出他的⽼⼆，像之前那样撸动了⼏下。“你还打算继
续指⼿画脚吗？”他的嘴唇被操得肿胀艳红。“还是放着我
来？”他的拇指指甲划过瑞兰⻳头下⾯敏感的⽪肤，令瑞兰
颤栗了⼀下。“再说了，我觉得你还挺喜欢玩狠⼀些的。”

他有吗？瑞兰以前从来没有粗暴性爱的癖好，不过他也从来
没有在半公共场合操⼀个看不顺眼的陌⽣⼈这么刺激的经
历。他不否认⾃⼰是有点想要把⽶勒玩坏，甚⾄做完全套，
反正⽶勒看上去很乐意按这个调调继续做下去。

“也许我不是唯⼀⼀个喜欢玩得狠的⼈呢。”瑞兰含混着说。
他把拇指插进⽶勒嘴⾥，⽶勒轻轻地咬了他。瑞兰抽出⼿，
把涎液抹在⽶勒的嘴唇和下颌上。

“也许吧。”⽶勒承认道。他空着的那只⼿滑进瑞兰的短裤，
⽤指甲盖剐蹭着瑞兰的⼤腿内侧。“来坐坐坐，让我好好享



受下。”

他再次凑过来，嘴唇裹住瑞兰的⻳头，⼀⼝⽓把整根屌都吞
了下去。

“操！”瑞兰仰过头，“砰”⼀下撞上电梯壁。已经好久没有⼈
给他做过深喉了。他那只闲着的⼿⼀通乱挥，最后抓住了⽶
勒的头发。⽶勒呻吟着，⽛⻮隐隐划蹭着瑞兰鸡⼉的下⾯。

妈呀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以前别⼈的⽛不⼩⼼碰到瑞兰鸡巴的
时候，他都觉得好疼好危险，但现在⽶勒只让他爽得直翻⽩
眼。这家伙可真是个⼝活⼉天才。

瑞兰勉强冷静下来，低头看着⽶勒。他想要看看⽶勒的模
样。⽶勒闭着双眼，像是完全沉浸其中，仿佛世间没有什么
事情能⽐嘴⾥含着⼀根鸡巴更美妙的了。他的嘴唇和瑞兰的
⽼⼆都涂满津液，闪着光泽。

⽶勒⼀只⼿按着瑞兰的⼤腿，另⼀只⼿摸进瑞兰短裤的裆
部，然后——操——握住了他的蛋蛋。⽶勒也很擅⻓这个，他的
⼒⽓不⼤不⼩，刚刚好到令⼈愉悦。

“我快——我要射了——”

⽶勒哼哼着回应，⼿伸后了⼀些，按住瑞兰的会阴。

“操，操！”瑞兰倒抽着⽓绷紧了身体。

⽶勒⽤⼿安抚瑞兰肌⾁隆起的⼤腿，将嘴退到堪堪含着瑞兰
的顶端，狠狠吸吮。



瑞兰⼀头磕在电梯壁上，闭上眼睛⽤⼒射了出来。他百分之
九⼗九确信眼前冒出的⾦星是因为⼝活⼉爽出来的，⽽不是
因为脑袋被磕坏了。

他抖了个激灵，回过神来，这才发现⽶勒仍旧跪着，脑袋搭
在他的⼤腿上。

“哇噢，”⽶勒说，“这很，嗯，很好。”

如果⽶勒不是⽤⾮常下流的调调说出“好”这个字眼，⽽且声
⾳还因为粗暴的⼝活⼉⽽⾊情沙哑，瑞兰⼤概会被这个不咸
不淡的评价冒犯到。

⽚刻之后，⽶勒朝后靠去，伸了个懒腰，接着看着⾃⼰的胯
间，那团隆起已经不像最初那么明显。他有点可怜地说：
“还好我的短裤之前浸过海⽔，不然⾛出电梯的时候可就要
尴尬了。”

瑞兰花了⼀秒钟来想他这是什么意思，等他反应过来的时
候，他的脑⼦短路了。⽶勒刚刚仅凭吸他⽼⼆就吸射了。他
刚才忙活得很，就算真有闲空碰过⾃⼰的屌，他也不是因为
撸管才射出来的。这个念头令瑞兰鸡⼉兴奋，欲望⼜在腹中
翻滚起来。

⽶勒注意到了。“⼜来？这么快？”他偏过头，⽤思索的眼神
望着瑞兰。“好吧。等电梯修好之后，要不要来我的房间快
活快活？”

瑞兰僵住了。他真的不太擅⻓约炮。他试过那么⼏次，最后
很尴尬地依恋上了⾃⼰提裤⼦⽆情的伴侣。真的很尴尬。但



是⽶勒这桩事已经证明了瑞兰完全可以硬起来，和别⼈打没
有意义的炮。更重要的是，瑞兰之后再也不⽤⻅到⽶勒。明
天早上他就会回⻢⾥兰，⽶勒会回他的管它哪个阳光普照的
州，这样瑞兰根本不⽤担⼼他会傻傻迷恋上这个他甚⾄都不
喜欢的⼩孩⼉。

“我就提议⼀下，⽼兄，犯不着摆出那副像是听到我要拿你
活⼈献祭的表情。”⽶勒⼩声道。

瑞兰舔舔嘴唇。“⾏，好呀。”不等⽶勒收回邀约他就蹦出这
句话。

作为回应，⽶勒朝他投来愉悦⼜顽⽪的坏笑。

维修⼯⽤了不⽌三⼗分钟才修好电梯——这时间刚好够瑞兰作
完他的⼼理⽃争。他们没怎么说话，但是等电梯启动后，瑞
兰在⽶勒那层下了电梯。

瑞兰没有提议去他的房间，因为他既没有套，也没有润滑剂
——他从来没想过⾃⼰会需要这两样东⻄，⽽且带着撸管专⽤
润滑剂过机场安检能把他羞死。但是⽶勒两样都有。看来哪
怕没有瑞兰，⽶勒也已经早有准备候⼈上床。

瑞兰想知道⽶勒会不会总是带陌⽣⼈回家打炮，但他还是把
这些念头都赶跑了。要是他想得太多，他⼜会瞎操⼼。

专注在你⾯前这个漂亮的男⼈身上，威廉姆斯。

⽶勒把瑞兰拉进房，然后他们脱了个精光，⼀起滚上床，他
跪着好让瑞兰可以从后⾯⼤⼒⼲他。⽶勒简直棒极了。瑞兰
已经很⻓时间没有这么爽地做爱了——也许从来就没这么爽



过。⽽且，他以前绝对没有哪个性伴侣，会在他射出来的时
候，喊他“混蛋”。

*约合4.6⽶。

 

第⼀章

早上8:47，瑞兰把⻋开进他的停⻋位，从副驾驶座上取出公
⽂包。他喜欢在早上跑个步顺便活动⼀下筋⻣，因此他通常
是不会在九点之前迈进办公室的，活⼉做不完的话情愿晚上
加班，反正他晚上的社交活动也贫乏得可怜。他今天来这么
早是因为昨晚忘记办完新⼈⼊职的书⾯⼿续了，他可不想让
那个新合同⼯在⼀旁看着他填表。

按理来说，这种⽂书⼯作应该是由他的⽼板来做，但他们做
了个交易：哈丽叶说，如果瑞兰来做⽂书的活⼉，那就由她
来带领新⼈参观公司，熟悉环境。瑞兰就知道他这么爱哈丽
叶不是没理由的。他宁愿让领带卡在碎纸机⾥，也不愿意带
⼈参观公司。

他朝前台的⻄蒙点点头，作为⽆声的问好，然后⼀步俩台阶
直奔四层。合同范本就在他的电脑桌⾯上，他要做的不过是
填上雇员的姓名、社会安全号、住址，以及各种有的没的细
节，然后打印出来给哈丽叶和新同事。昨天下午快下班时，
哈丽叶在他显示器上贴了张便条贴，瑞兰看了⼀眼，新同事



叫：奇奇·S·M·琼斯。

瑞兰惊讶地眨眨眼。简历上的“Z”原来是指“奇奇note”？哪
⻔⼦家⻓会给⾃⼰⼩孩⼉取名叫“奇奇”啊？瑞兰摇摇头，看
了⼀眼⽇历，输⼊今天的⽇期：9⽉25⽇。

“清绘”上市后⼤获成功，所以公司总裁奥古斯特·弥尔顿三
世想让瑞兰协同主管开发“晕映”。这是⼀个和“清绘”类似的
软件，不过主打功能是视频剪辑制作。倒不是说瑞兰做不
来，可编程着实不是他的强项。⽽他的⽼搭档、主程序员达
芙妮不仅要确保“清绘”⽆故障运⾏，还要监管⼀个新排版软
件的开发进度，实在是分身乏术了。

总⽽⾔之，这就意味着他和哈丽叶得雇⼀个新合同⼯，来给
他们做六个⽉的苦⼒。这两周以来，哈丽叶在Skype上⾯试
了不少⼈，还现场⾯试了⼏个，瑞兰则负责查看这些⼈的作
品集。这个叫做琼斯的家伙还挺有天赋。瑞兰暗暗希望这家
伙的性格也和他的天赋⼀样好。如今公司急速扩张，办公区
域已经有点不够⽤了，⽽新的办公楼⼜得等到明年夏天才能
启⽤，因此瑞兰不得不和这位新员⼯共享他的办公室。

上午⼗点半，到了瑞兰的茶歇时间，哈丽叶和琼斯还没现
身。瑞兰锁上⻔，下楼⾛去对⾯的咖啡铺，打包了他常点的
⽜奶咖啡和低脂麸⽪蛋糕。他⼩⼼翼翼地⼀只⼿拎着咖啡和
蛋糕，另⼀只⼿去掏钥匙，此时哈丽叶的声⾳响起：“我说
得没错吧？他这⼈的作息准得就像上了发条⼀样。”

瑞兰差点⼉被吓得跳起来。他好不容易没有把咖啡撒得到处
都是，赶紧推开⻔，好把咖啡放下。他刚刚把所有东⻄都摆
好在桌上时，⼀个调笑的声⾳在他身后响起：“啊哈，习惯



派？”鸡⽪疙瘩瞬间爬上瑞兰肩头。

这该死的声⾳。

瑞兰深深抽了⼝⽓稳住⾃⼰，然后转过身来。

接着他差点⼉没朝后闪⼀步撞上⾃⼰的桌⼦，因为眼前的
⼈，不⽤怀疑，就是⽶勒。他的头发稍⻓了点，还抹了点发
胶还是什么玩意⼉，七歪⼋扭地朝不同⽅向翘起。他懒洋洋
地靠在办公室外的墙上，双⼿插在裤兜⾥，撑得裤裆前的布
料紧绷绷的。他⼀瞧⻅瑞兰的脸，表情瞬间从漫不经⼼变成
⼩⿅受惊，令瑞兰不得不相信他俩其实⼀样震惊。

下次他们再雇新⼈的话，瑞兰⼀定要亲⾃参与视频⾯试。

“操，”⽶勒⼀只⼿⻜快捂住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呃，嗨，瑞
兰。很⾼兴再次⻅到你？”

要不是场⾯这么荒诞，瑞兰都想⼤笑起来，或者哭出来。但
情况就是这么糟糕。哈丽叶挑起⼀边精⼼修好的眉，摆出⼀
张“给我个解释”的⽼板娘脸。好吧，这回是逃不过去了。

瑞兰叹了⼝⽓。“我和琼斯先⽣在夏威夷⻅过。”他⼀边说，
⼀边暗⾃求神保佑哈丽叶忘掉了她说过的话。瑞兰从夏威夷
回来后，哈丽叶问他是终于求医修正了他错位的神经，还是
终于⼀炮解千愁了。

“我在他的演讲上睡着了，”⽶勒多嘴道，看起来有些难为
情，“所以才骂了脏话。抱歉。”

哈丽叶哼了⼀声。“我不怪你。我也听过他在员⼯会议上的



讲话。”她朝瑞兰挤挤眼，然后拍拍⽶勒的肩头。“好吧，既
然你俩已经认识了，我就跳过介绍环节，你可以直接签约
了。”她把⼿伸进⻄装外套⼝袋⾥，摸出⼀张⻔卡。“这⼏周
达芙妮都在楼上的会议室⾥⼯作，所以瑞兰被惯坏了。但是
别担⼼，他可有共享精神了。只要你不越过他的三⼋线，⼀
切都没问题。”

瑞兰⽤尽了全身的⼒⽓，才忍住没冲过去⼀头撞死在⻔框
上。⽶勒不仅成了他的新同事，他俩还得共享同⼀间办公
室。⼀天⼋⼩时、⼀周五天，他们都得⾯对⾯。再瞧瞧⽶勒
穿着⻄装那模样，接下来的六个⽉，瑞兰估计都得在幻想中
度过，幻想着把⽶勒压在他的桌上，或压在⾃⼰的桌上。两
者都可，他不挑剔。

“我相信我们⼀定能好好相处。”⽶勒从墙边离身，握了握哈
丽叶的⼿。“约翰逊⼥⼠，谢谢您。我们午餐⻅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“我和⼀个客户约了午饭。不过瑞兰能告诉你
哪⾥有好吃的。”

瑞兰现在唯⼀想“吃”的东⻄只有——

啊！他不能再这样满脑⼦跑⽕⻋了。“当然，”他希望⾃⼰的
声⾳听起来更⾃然⼀些，“进来吧，我们最好赶紧开⼯。”

⽶勒跟着他进了办公室，脱下⻄装外套，丢在那张空桌⼦后
的椅⼦背上。操，这还给不给瑞兰活路了？只穿着衬衫和⻢
甲的⽶勒看上去更好看了。⻢甲修饰出他宽阔的肩膀和纤细
的腰身。他的脖⼦原本就很修⻓，这下看上去更是修⻓得不
可思议。



“那……”⽶勒出声。

“这是你的桌⼦。”瑞兰示意。他朝桌⾯甩甩⼿，感觉⾃⼰像
个傻⾥傻⽓的⽑头⼩⼦。“电脑，笔……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
的，可以去茶⽔间旁边的储物柜⾥找找看，找不到就给哈丽
叶发⼀封申请函，让她去买。”

“好嘞，了解。”⽶勒⻜快地扫了⼀眼桌⼦。他拉开⼀个抽
屉，往⾥⾯看了⼀眼，⼜唰地关上。

他们相顾⽆⾔。

“哦，对了，合同。”瑞兰转身抓起⼀沓打印出的纸。“你得
在这⼉签字。”他把合同递过去。

⽶勒接过去。“好的，没问题。”他细细翻阅起合同，逐⼀签
字。

瑞兰拿起咖啡，视线游移着想避开⽶勒那轻轻翻⻚的修⻓⼿
指，⼜或是他阅读时咬起的唇。

他啜了⼀⼝咖啡，努⼒把注意⼒集中在苦咖啡中⽜奶的丝滑
⼝感上。接着⽶勒轻哼出声，瑞兰⾃欺欺⼈的努⼒全都化作
了泡影。

他正在纸上⻰⻜凤舞地写着什么，表情很严肃，但他依旧很
美丽。这可太不公平了。瑞兰看着他，⼼⾥半是渴望，半是
屈辱。邂逅⽶勒并和他滚床单，这经历是爽⻜了没错，但也
尴尬透顶好吗？只是想想上次的“电梯⻔”事件，瑞兰就很可
能会像撸完⼀发⼀样，从脸红到发根。



“签好了。”⽶勒宣布。

瑞兰整个⼈抖了⼀下。虽然咖啡没有洒出来，但他还是脸红
了。

他很是⽆措了⼀会⼉，不知道接下来该⼲什么。他四下环顾
——哦对，保密协议。

“你还得签下这个，内容基本就是‘乖乖闭上嘴不要出去乱说
你在做什么’。”和其他⽂件⼀样，保密协议也是⼀式两份——
⼀份给⽶勒，另⼀份由公司留底。

⽶勒嗤笑出声。“天，您的法务词汇可真丰富。”他微笑着接
过⽂件，读完后在两份的签名处写下了名字。“还有别的
吗？”

没有别的了，所以这次瑞兰好好利⽤了⽶勒看⽂件的时间，
打好了下⼀步算盘。他示意⽶勒跟他过去⾃⼰的桌前。“我
觉得最好给你看下你之后要做的⼯作是什么。你，呃，现在
你还没法⽤你⾃⼰的电脑。你得去技术部那⾥要⼀个账户名
和密码。我先给你在我的电脑上演示吧？”

⽶勒搬了⼀把椅⼦过来，和瑞兰在桌后坐好。

“他们有告诉你要做什么吗？”瑞兰努⼒忽略⽶勒近在咫尺这
个事实。

“只是⼤概说了⼀下。视频剪辑软件，没错吧？”

瑞兰点点头。“对，他们想让我们以原有的图⽚处理软件作



为基础，再加以修改。有些东⻄要保持原样，像是‘复制’和
‘粘贴’这些基本指令的位置不能变。”瑞兰打开他当前在“清
绘”建⽴的项⽬。“不如我先给你看看那个图⽚处理软件？”

⽶勒点点头同意了，他的眼睛⼀闪⼀闪的。“就是那个我睡
着的时候你展示的程序？”

瑞兰清了清喉咙，扭头到⼀边。⽶勒怎么能这样？他怎么能
⽤那天的事来耍嘴⽪⼦，戳瑞兰的痛点？“对，”他答道，希
望⾃⼰的声⾳听上去更⾃信些，“这次别再睡着了。”

* * *

晚上瑞兰下班回到家，只看了公寓⼀眼，就知道这样不⾏，
他没法假装⼀天⻛平浪静地待在家⾥。他的猫没有出来迎接
他，但他还是留下来放好了猫粮。他看了看⾃⼰：⽜仔裤没
问题，于是他脱下衬衫和背⼼，换上⻓袖半开襟汗衫，然后
直奔吉娜家。

吉娜出来应⻔，她穿着瑜伽裤和⼀件深酒红⾊⼩背⼼，这背
⼼⾮常搭她深⾊的⽪肤。瑞兰从来没有跟⼥⼈上床的欲望，
更不会和吉娜上床，但他也承认吉娜这身紧身⾐令她的完美
身材⼀览⽆遗。吉娜差不多和他⼀样⾼，身材曲线能令男⼈
为之驻⾜、⽬不转睛。但吉娜对男⼈可不感兴趣。这也是他
们从⼀开始就相处得那么融洽的原因之⼀：他们之间没有⽣
理上的吸引⼒；还有⼀个原因是瑞兰答应让吉娜在舞蹈课的
⼀半时间⾥跳男步，因为她两边的舞步都想学。



吉娜从头到脚⻓⻓地打量了他⼀眼，然后才后退⼀步放他进
来。“瞧你这⼀脸屎样。”

“我谢谢你哦。”瑞兰挖苦道。

吉娜耸耸肩。“其他⼈看不出来的，⾏了吧？只不过我太熟
悉你那张⼩脸了。那可是瑞兰·威廉姆斯的‘我想削发为
尼’脸。”

“我才不想——”瑞兰刚想说话，看到吉娜扬起⼀边眉⽑，便乖
乖闭嘴了。

鉴于瑞兰曾多次⾃暴⾃弃，认真想过⼲脆放弃这世界上的男
⼈算了，吉娜说得也不⽆道理。

吉娜拿出两个圆肚葡萄酒杯，倒了两杯红葡萄酒。

“还记得我从夏威夷回来的时候吗？”

吉娜睁⼤眼，递给他⼀杯酒。“你是说你在夏威夷开会那
次？你回来后就跑到我这⼉喝得醉醺醺的，跟我叽⾥呱啦聊
了⼀个多⼩时，说你有⼀天碰⻅个可爱的男⽣，还当天就搞
上了。”

瑞兰感觉他的脸⽕烧⽕燎的，他清楚这⼋成不是酒精在起作
⽤。想到这⾥，他猛地灌下⼀⼤⼝酒壮胆。“他成了我的新
同事。”

有个认识他⾜够久也⾜够深的朋友真好，这朋友会记得他有
多少次蠢得不可救药地爱上不可能得到的⼈，这样他就不⽤
再解释⽣活给他开的这个玩笑有多没⼈性。吉娜看了⼀眼他



的表情，⼜看看他的杯⼦，然后把杯⼦从他⼿⾥抽⾛。

“你要⼲嘛？”

“给你倒⻰⾆兰。”

好吧，这样的⽇⼦⾥是得来些烈的。瑞兰揉了⼀把脸，没有
多说什么。

吉娜拿了⼀瓶酒和两个⼩烈酒杯回来，把它们放在餐桌上。
“抱歉了啊，没⽔果了。”在他们买得起新鲜⽔果的时候，他
们总是拿不定主意要⽤什么来配⻰⾆兰：是⾁桂和橙⼦好
呢？还是盐和柠檬好呢？抑或是酸橙？他们认识的这些年
⾥，这争论就没停过。

“没事，”瑞兰在她倒酒的时候说，“⼜不是为了品酒⽽喝。”

他们碰了碰杯，仰头⽽尽。很明显，⻰⾆兰这酒，⾮常不适
合在红酒之后喝。瑞兰觉得以⾃⼰的年纪，他应该先动动脑
⼦再下⼝的。

“来，”吉娜说着，重新给他满上，然后带他到沙发上坐下，
“来帮我回忆⼀下。可爱男孩，也是你这⼀年来上的第⼀个
⼈。我猜那炮⼀定很不错。不，我知道那炮⼀定很不错，因
为这⼀炮解千愁，你终于不再神经兮兮的了。”

瑞兰决定不告诉吉娜她说得有多准，免得她⼜嘚瑟，也不打
算告诉她哈丽叶说过⼀模⼀样的话。“他这⼈⾮常……”他⼜能
怎么说？

吉娜挑起眉。



去他的。“他是个混蛋，⾏了吧？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这回吉娜的兴趣终于被挑起来了。她⼿肘⽀在
膝盖上，双⼿捧着脸。“你，瑞兰·威廉姆斯，跟⼩冤家打了
⼀炮，⽽且感觉还很不错？”

感觉爽上天了，但这不是重点。“开会的时候，他在我的演
讲上睡着了。他的脑⼦连带条⽑⼱都记不住，把⽔撒得酒店
到处都是。我各种暗示我不想跟他说话，他却他妈的就是读
不懂——”

“但你很明显是想跟他说话呀，”吉娜打断他，“这才是你⽣
⽓的地⽅。”

“少研究我⼼理了，你的重点错了。”瑞兰嘟囔着抱怨。跟⼼
理医⽣做朋友就是这点不好。

“难道我说错了吗？”

瑞兰愁苦地盯着⾃⼰那杯酒，⼀⼝喝⼲，然后“扑通”⼀声躺
倒在沙发上。“你没错。好吧，我的意思是，⽐起跟他废
话，我更想……”

“把他操到哭？”吉娜把她的那杯也递了过来。

瑞兰把酒放到了桌上。今天才周四，这就意味着明天早上他
还得⻅到“混蛋”——也就是⽶勒，他可不觉得宿醉之后还能应
付得过来。“他那天浑身上下都湿答答的，只穿了条⼤裤
衩。我以为那已经够挑战我的忍耐⼒了，直到我今天看到他
穿着⼀整套⻄服的模样，更糟了。他是想给⼈留个好印象



吧，我猜。”他停住了，嘴⻆不⾃觉抽动了⼀下。“或者⾄少
他是这么打算的，结果他看⻅我，当着我们⽼板的⾯骂了那
个动词。”

“我记得你说过哈丽叶⾃⼰就⽼是爆粗⼝呀？”

“哦，确实，但是‘混蛋’可不知道哈丽叶爱爆粗⼝。我说的
‘混蛋’真名叫‘奇奇’，但他平时都⽤‘⽶勒’这个名字。总
之，他想道歉来着，于是他就解释说，他爆粗⼝是因为他之
前在⼀场演讲上睡着了，⽽他认出了我就是那个发⾔⼈。”

吉娜笑起来。“哈，⾄少他没有告诉你们⽼板你俩在电梯间
来了⼀发。”

天呐！她说得对，要是那样就更糟了。瑞兰叹了⼝⽓，可怜
巴巴地盯着那杯⻰⾆兰。吉娜的⼝⽓软了下来。

“嘿，”她伸出⼀只⼿搭在他的膝上，“这有什么⼤不了的？
好吧，这种破事⼉的确很尴尬很糟糕没错，但是你们都是明
事理的成年⼈了呀。⽽且那个新任务总有⼀天会做完的。⾄
少他业务⽔平还⾏吧？就把他当个普通同事，忍忍这⼏个⽉
就过去了，嗯？”

瑞兰⼸起身，双⼿撑在脸前，指尖⼀⼀相贴。“他的作品可
好了。这才是讽刺之处，是我推波助澜雇了他。”

“你还没说到底是什么让你摆出这么⼀张脸的，宝宝。”

“他连规规矩矩地坐个两分钟都坐不住。他在办公室⾥戴着
⽿机，但是声⾳⼤得我都能听⻅。⽽且他的⾳乐品味烂到爆
炸。”



吉娜翻翻⽩眼。“所、有、⼈的⾳乐品味都⼊不了你的眼，
你这个⼤乐团摇摆乐爱好者note。”她⼀针⻅⾎地指出。

瑞兰不理她。“他穿⻄装裤却搭着运动鞋。哈丽叶逼我带他
去吃午饭，他嘴⾥塞着东⻄就说话，”他还没说到最糟糕的
部分呢，“他还挂了幅哈特福德⼤学note的⽇历。”

他和吉娜都没有去上巴尔的摩⼤学，但同仇敌忾⼜不缺这⼀
纸⽂凭。吉娜畏缩了⼀下。“居然还没⼈揍他？”

“没，”瑞兰才不是在⽣闷⽓呢，“似乎每个⼈都挺喜欢他
的。”

吉娜给了他⼀个“我懂了”的同情表情。“你还想上他，是
吧？”

“他闻起来好⾹，裤⼦贴身得简直就像量身定制的⼀层保鲜
膜。”瑞兰叹了⼝⽓。“你能把我催眠到不再痴迷他吗？我付
你钱。”

“宝⻉⼉，如果我会这种魔法的话，你以为我还会住在巴尔
的摩？”吉娜牵过他的⼿，拍拍他的⼿背。“都是个⼤⼈了，
成熟点，学学⼤⼈的做法，打落了⽛往肚⾥咽，然后把你那
根好好塞在裤裆⾥。”

瑞兰估摸着他也只能这样了。该死，很显然其他成年⼈经常
会⾯对这种⾊欲窘境。他⼀点也不羡慕他们。“噫。”

吉娜眯起双眼，就好像瑞兰刚刚说了什么冒犯的话似的。他
向后缩了缩，举起双⼿。“不是——吉娜，别这样，我⼜不是



说你说得不对！就是……场⾯会很尴尬。⽽且我讨厌他，他也
讨厌我，这就尬上加尬。我⼜还想上他，尬中最尬。我只是
在表示局⾯很糟糕⽽已。”

“说不定⼈家也很不爽呢。”吉娜尖刻地说。瑞兰觉得她完全
没必要说得这么冲的嘛。

好喽，也许他确实是受害者情结太深，卖惨卖得过头了⼀
点。“嗯嗯。”太好了，他现在不仅厌弃⾃⼰的⼈⽣，还感觉
⾃⼰像个⼗恶不赦的⼤反派。他灌下了第三杯酒。

吉娜拍拍他的肩头。“脱掉鞋⼦啦，⼩可怜。今晚不醉不
休。”

* * *

星期⼀的早上瑞兰睡过头了，他只得舍弃他惯常的晨跑。时
间刚好够他洗澡穿⾐喂猫。

猫是在⼤约⼀年前住进瑞兰的公寓的。之前它都只是躲在瑞
兰的阳台上吃他的残羹剩饭，吃了好⼏周后，有⼀天，瑞兰
做了三⽂⻥晚餐，⾹味诱⼈，猫就追着这⾹味，从敞开的阳
台⻔⼀咕溜钻了进来，⼤⽅地接下了这顿美⻝的好意，然后
就把这⼉当作⾃⼰家了。

猫在这天早上向瑞兰问了安，热切地喵喵叫着，还⽤⽖⼉抓
瑞兰的腿。瑞兰很想弯腰去摸摸它，但他还是决定别以身试
险——猫的⼼情看起来不错，但这⼩家伙最擅⻓的就是喜怒⽆



常了。不过他还是在洗澡前把猫粮放好了。

等瑞兰回到办公室的时候，他⼜躁⼜烦。所以他早上才要跑
步啊，不跑步的话他浑身都不顺畅，根本没法打起精神来。

⽶勒还没来。瑞兰先坐下了，⼀只眼盯着时钟，看着时间⼀
分⼀秒过去。并不是说他⾮常期待再次和⽶勒共享办公室，
但这空荡荡的椅⼦着实太醒⽬，太令⼈分神了。

“早上好！”⽶勒进⻔的时候兴⾼采烈地打了个招呼。他把包
扔在地上，⼀屁股重重坐下，这冲⼒令椅⼦转了起来。但⽶
勒适时抓住了桌⼦，椅⼦停住了，他的腿安安稳稳地摆在了
桌⼦下⾯。

瑞兰越过显示器的上⽅偷偷看了⽶勒⼀眼，然后⼜看回他打
开的那个视频剪辑软件，⽬光上下扫动。

“你早上都没啥精神哈？”⽶勒问道。

瑞兰不理他，专⼼摆弄他⼿头的事。他花了周四和周五整整
两天的时间来仔细看了看“清绘”的成品，⼜过了⼀遍上级的
要求。虽然他确实是“晕映”设计组的头⼉，但上⾯依然有⼀
⼤堆⼈指⼿划脚，要他做这做那。瑞兰和⽶勒⼀致认为下⼀
步应该去了解⼀下同类的产品。⽶勒想偷师⼀下编程技巧，
看看别⼈是怎么写代码的，但是瑞兰更想看看这些产品有什
么亮点和不⾜。

他已经花了三⼗四分钟过了⼀遍某程序，试⽤了⼀下基础的
操作，但要是他真的想搞清楚这程序好不好⽤，还是得赶紧
上传个视频去剪⼀剪才⾏。



好⼏分钟⾥，两⼈都没有作声。接着⽶勒打破了宁静，他坐
在椅⼦上滑离了办公桌。

“喂，我知道哈丽叶和⼤⽼板们的要求，但我想知道的是，
你怎么想？”

“我怎么想？”瑞兰⼀字⼀顿地问。他抬起头，看⻅⽶勒坐在
房间正中央，⼀只⼿握着触控笔，另⼀只⼿拿着平板电脑。

“对，这两个软件的创意设计部分都是由你负责的，我想听
听艺术家的看法。所以？你希望这软件是怎样的？”

瑞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皱着眉头，⼜看回他的屏幕。
“我——周五的时候我就说了，我会做些调查，之后再告诉你
我的想法。”

“好吧，”⽶勒⼲巴巴地说，“那现在你没有任何想法吗？”

瑞兰扫了⼀眼他写写画画的产物：对产品的⼏个想法，⼀幅
⽇落的素描速写，⼏个随意勾勒的⼏何形状，还有⼀个龇⽛
咧嘴、⼿舞⾜蹈的卡通版⽶勒。不了，他⾮常不希望和任何
⼈分享他这些“想法”。

“没有。”今天是周⼀，⽽且现在还不到早上⼗点。他的⼤脑
才刚刚开机呢，能指望他在纸上划拉出些别的什么东⻄？

⽶勒没再⾔语，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瑞兰。瑞兰从他脸上什
么都读不出来。终于⽶勒开⼝了。“好吧，我在想‘清绘’的
事，我觉得键盘命令有点少。”

瑞兰想要开⼝反驳。“清绘”是达芙妮编程的，⽽瑞兰是个讲



义⽓的朋友。但是⽶勒说得在理。

“我在想，也许我们可以依着标准键盘的布局来添加指令。
⽐如左边数起第⼀个指令是F1，第⼆个是F2，以此类推。”

这是个好点⼦，这就让他很难讨厌起这个点⼦。瑞兰慢慢点
点头。“⾏，听起来还可以。”他继续盯着屏幕看。

⼜是⼀阵尴尬的沉默。瑞兰已经厌倦沉默了。但是如果保持
这个相处模式的话，他和⽶勒还要度过很多很多沉默。

“那就这样。”⽶勒静静地说，⼜滑回了⾃⼰的桌前。

瑞兰脑中有个声⾳坚持让他说点什么，还给出了⽆数条谈话
建议。瑞兰⼀并⽆视掉了。

⽶勒打开⾳乐，塞上⽿塞，开始⼯作。瑞兰之前觉得那⽿机
传出的细弱声响烦得不⾏，但今天他却松了⼀⼝⽓。这意味
着⽶勒不会再费劲尝试找他谈话了。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⻄蒙踢踢踏踏地⾛了进来。瑞兰不知道⻄
蒙是打算把他从尴尬的沉默中拯救出来，还是要报名加⼊尬
聊⼩组。“嗨，瑞兰。”他讨好地打了个招呼，接着转向⽶
勒。“⽶勒！我跟他们说了，他们说欢迎你加⼊。”

⽶勒把⽿机揪下来。“太棒啦！从斯坦福毕业之后我就想加
个其他联队了，但是⼀直没找到。”他朝⻄蒙咧嘴笑，笑得
灿烂⼜明媚。瑞兰从没⻅过⽶勒这样的笑容，他不禁好奇他
们是在聊什么，竟然能让⽶勒如此兴奋。

“你才是我们的⼤救星。⾃从⻢特退出之后，我们联队被⼈



打得呀，那叫⼀个惨。”⻄蒙靠在⽶勒的桌⼦上，他看到瑞
兰在盯着他们看，便冲瑞兰⼀笑。“嘿，你要不要也加⼊
啊？亚丽克斯那个笨蛋昨天崴到脚了。”⻄蒙翻了个⽩眼，
语⽓中却充满关⼼。

瑞兰挑起⼀边眉。“加⼊什么？”

“极限⻜盘！”⽶勒⾼兴地嚷道。

“我每周⽇都玩。⽶勒提起他⼀直想找⼈⼀起玩，刚好我们
也⼀直在找⼈组队。”

瑞兰不禁失神了⽚刻，他脑⾥涌现出⼀幅画⾯：⽶勒，像个
兄弟会男⽣⼀样的⽶勒，四处奔跑着玩极限⻜盘，汗⽔从他
的躯⼲上蒸腾⽽起，他的姿态⾃信⼜飒爽。⽶勒在办公室⾥
总是踉踉跄跄的。他椅⼦转得太快的时候，腿会磕在桌⼦
上，还有两次他转得离墙太近，碰掉了他那破哈特福德⽇
历。即便如此，瑞兰也忘不掉他⽴在冲浪板上的样⼦，⾃信
充盈，神采⻜扬；他在床上也是这样。回忆到这⾥，瑞兰拼
命告诉⾃⼰：不要脸红，不要脸红。

瑞兰应该拒绝这个邀请的。他和⽶勒已经抬头不⻅低头⻅
了，再在办公室以外的地⽅⻅⾯他就得疯了。瑞兰⼗分吝惜
他的闲暇时间，⽽且他也不怎么喜欢团体运动，或者说，不
喜欢参与团体运动。

因此他也解释不了他接下来的⾏为。他耸了耸肩，然后说：
“好啊，什么时间？”

⽶勒和⻄蒙两个⼈看上去都挺吃惊的。“呃，⼗点半，在公



园⾥。如果你想跟⼤家熟悉⼀下的话，最好来早⼀点。玩完
后我们⼀般会⼀起吃个饭。”

瑞兰点点头，开始思索该怎么逃过中午聚餐。“我需要带什
么？我猜极限⻜盘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装备吧？”

⻄蒙笑了。“不需要，哥们⼉。穿上运动鞋和短裤，然后多
带点⽔，别搞得脱⽔就⾏啦。万⼀你们找不到我们的话，⽶
勒知道我的号码。”

瑞兰这该死的⼤嘴，当初怎么就开⼝答应了呢？现在他⼤概
得张⼝要⽶勒的⼿机号了。⽽有了⽶勒的号码，⻤知道他会
做出些什么事来。

⻄蒙的⼿机响了，他从裤兜⾥拿出来看了看。“靠，我得⾛
了。我中午约了珍和加布⾥埃尔⼀起吃饭。回⻅！”

⽶勒愣愣地望着⻄蒙旋⻛⼀般夺⻔⽽出，接着朝瑞兰投以疑
惑的眼神。

“⻄蒙的对象们。”瑞兰解释道。⼀提到这个他就特别想要搔
脑袋。他喜欢⻄蒙，但有时候他真的搞不懂⻄蒙的脑⽠⾥都
装了些啥。“我记得他们好像⾼中的时候就在⼀起了。”

“哈。”⽶勒眨眨眼，“挺好的。”他抖抖身⼦，把他听歌之前
不欢⽽散的话头⼜捡了起来。“那关于‘晕映’……”

⽼天啊。今天是不会好过了。



原⽂写作“Ziggy”。

Big Band and Swing，20世纪流⾏的欢快活泼的爵⼠摇
摆乐。

University of Hartford，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，其校
运动队和⻢⾥兰⼤学巴尔的摩县分校为死敌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⽂，获得更全⾯的电⼦
书阅读体验。）


